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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知道的世界人口变化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北京市人口学会会长   郭志刚  
 

  在人类对“人口爆炸”的惊恐和困惑中，全球人口形势却已悄然发生了种种意想不到的变化

——著名人口学家为你揭开世界人口问题的真相。 
  人口增长，快还是慢？ 
  在人口问题上，计划似乎永远赶不上变化。去年世界人口跨越 70 亿，媒体争相报道“人口
时钟走得太快”。然而，从人口学界的最新研究进展来看，这种舆论实际上已经“过时”了，并

不能反映全世界人口发展的现实，因为当前的世界人口增长速度已经比几十年前大为减缓，而且

世界人口格局存在着很大的地区差异，虽然部分地区的人口仍保持较快增长速度，但另一些地区

却面临着难以逆转的负增长。 
  上个世纪，人们经历了人口的爆炸性增长，从 1950年的 25亿到 1985年的 50亿，全球人口
翻番仅用了 35年时间。其间，美国学者保罗·厄瑞驰在 1968年出版的《人口炸弹》一书引起轰
动。世界人口急剧增长进入了全球议程，全世界都兴起了家庭计划。20世纪后半叶，全球经历了
史无前例的生育率下降，2012年全世界总和生育率为 2.4，相当于平均每对夫妇生育 2.4个孩子。
其中，发展中国家的总和生育率为 2.6，尽管还略高于理想更替水平（通常用 2.1 表示），但是与
1962年的 5.4相比，已经降低了一半以上。快速的生育率下降大大延缓了人口增长，世界人口增
长率从 1950～1970年的 2.1%降至 2012年的 1.02%。 
  与此同时，世界人口形势还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局面。发达国家的生育率下降并没有在达

到理想更替水平时结束，而是继续下降。2012 年发达国家的总和生育率只有 1.6。并且，这种趋
势已经开始向很多发展中国家蔓延。低生育水平成为一个新的世界性问题。尽管全球人口未来仍

会继续增长相对较长一段时期，但不少国家和地区却面临甚至已经变为人口负增长。根据世界人

口数据表，2012年低生育率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 46.3%。 
  当今世界总人口虽然仍处于增长趋势，但各大洲之间的差异很大，各自面对完全不同的人口

前景。非洲的生育率最高，人口增长还很快；而澳洲、亚洲和美洲的生育率已经大致处于更替水

平线附近，人口增长率明显减缓；欧洲的生育率则已经远低于更替水平，面临严重的人口老龄化

和人口负增长。 
  那些关于生育率的错觉 
  研究人员还发现，尽管经典的人口转变理论仍可以用社会经济发展程度解释各大洲的人口情

况，然而它却并不适用于解释当今世界的低生育率现象。 
  比如，人们普遍认为，穷人爱生孩子，所谓“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然而，美国是社会经

济高度发展的超级大国，但其生育率多年来却都保持在更替水平线上，只是最近两年才略低于更

替水平。欧洲的生育率最低（1.6），但是欧洲内部生育率最低的却不是人均收入最高（36000 美
元以上）和城市化水平最高（75%以上）的西欧（1.6）和北欧（1.9），反而是在经济水平和城市
化水平相对较低的东欧（1.5）和南欧（1.4）。另外，东亚地区人口密集，相当于整个欧洲人口的
两倍以上，生育率也非常低（1.5），成为低生育率的另一个极点。实际上，整个欧洲经俄罗斯转
接东亚，已经形成了横跨欧亚大陆的低生育率人口地带。 
  这条低生育人口带上，东亚国家或地区排在世界低生育率前列。香港、澳门和新加坡均 100%
为城市人口，其生育率低就不必说了。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分别为 86%、82%
和 78%，总和生育率也分别为 1.4、1.2和 1.1，远远低于理想更替水平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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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亚地区在语言文化上属于儒家文化圈，而“多子多福”、“多代同堂”被当作是儒家传统文

化特征，所以，人们往往有“儒家文化鼓励生育”、东亚国家生育率高的印象，但从目前的形势

看，这些国家却出现了广泛的低生育率现象。 
  对此，研究人员认为，所谓“儒家文化崇尚多子”很可能只是这种文化适应以往小农经济的

历史现象，而并非其本质。因为东亚儒家文化圈内的日本、韩国乃至中国台湾地区都较快地完成

了生育转变，并已名列世界低生育率的最前列，这反映出儒家文化在人口方面有迅速根据新形势

进行调整的能力。 
  当然，人口进入低生育水平并不等于会马上停止人口增长，这是因为人口增长惯性仍会在一

段时间中产生较大影响。例如，早在 15年前，泰国的生育率就已低于更替水平，目前仅为 1.6，
但是其人口仍在增长，人口增长率为 0.6%。尽管泰国每对夫妻的生育数早已低于更替水平，但由
于过去的高出生率形成了目前庞大的育龄妇女群体，因此出生数仍高于死亡数，使人口继续保持

增长。这种由于人口结构因素导致的人口增长就是人口学所说的惯性增长。但是，随着低生育水

平下的出生人群进入生育年龄，出生人数就会越来越少，同时人口老龄化又会导致死亡人数越来

越多，最终导致人口总量下降。 
  这世界变化太快 
  总的来看，世界人口在以往 60 年里经历了两次历史性转变，先是加速增长，然后转为减速
增长并开始出现局部负增长。不同的国家和地区面对着不同的人口发展形势，应对不同的人口问

题。 
  高生育率人口往往死亡水平也很高。为了应对较高的死亡风险，人们不得不靠多生来保持人

口延续，这种不稳定状态导致人口快速增长，少儿人口比例过大。这是不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

四五十年以前，不少国家都面对这样的情况。 
  随着死亡风险降低，生育率也会随后降低，这便是人口转变。在人口转变期间，生育率的下

降却往往会相对滞后，因而人口转变期间多半仍会伴随人口增长。以往 50 年，许多发展中国家
都先后经历了这种情况。 
  从前的人口学理论有一个潜在的假设：当生育率下降到更替水平线以后，人口转变就基本停

止了，人口形势逐步进入稳定状态，从此，数量和结构的变化就越来越小。然而现实人口形势发

展却打破了这一“理想化”的假设，许多发达国家和相当一部分发展中国家生育率一直在下降，

已经远低于更替水平，而且这种极低的生育率已经持续多年，使这些国家的人口快速出现少子化

和老龄化，劳动年龄人口逐步萎缩，面临着或已经开始出现总人口的缩减。 
  德国、日本、俄罗斯等国已经面临着极低生育率导致的人口失衡，虽然政府多方采取鼓励生

育的政策却难以奏效。实际上，尽管许多国家曾有过控制人口增长的成功经验，但却还没有一个

低生育率国家找到一套真正行之有效提高生育水平的办法。 
  随着世界人口形势的不断变化，各国政府对于生育率的态度也在积极调整，特别是以往曾推

行过家庭计划的政府，面对低生育率，开始纷纷调整生育政策。因此，世界人口战略出现了一个

新趋势，即认为当前生育水平过低的国家比重在过去三十多年中逐年攀升：1976年仅为 10.7%，
主要为芬兰、法国等欧洲国家；2009年则翻了一番，达到 24.1%，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等东亚
和大洋洲国家也纷纷加入这一行列。 
  越来越多的国家不再视生育如洪水猛兽，而是困扰于生育水平的持续低迷。它们纷纷推出新

人口政策，从人口增长控制转向社会福利鼓励。比如，继新加坡（1984年）、韩国（1996年）之
后，泰国政府今年也出台了“提高生育率”的新人口政策。 


